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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庚小故事

———回国一甲子感怀 □罗新妹

清晨，我漫步在同安竹坝

华侨农场平坦硬实的道路上。

路两边间距 3 米的高大狐尾

棕，一年四季总是傲然挺立

着，在微风的吹拂下像卫兵一

样迎送着每天出行和归来的

人们。路旁一丛丛红艳艳的三

角梅煞是好看，眺望前方的

路，思绪万千，不由得浮想起

一幕幕的岁月往事……

六十年的岁月，弹指一挥

间。岁月留痕，深深地镌刻在用

双手创建家园的人们脸上，更

刻印在人们的心坎里。几十年

前，农场村与村、管区与管区之

间的路都是坑坑洼洼的泥土

路，没雨时好走些，要是下雨，

便坑坑洼洼积满了水。从场部

到竹坝管区有两条路可走，要

便捷省时间走田埂，只能涉溪

水蹚去，但一到夏季汛期，溪水

暴涨，溪瞬间变成河无法行走。

这时，只能走约 3 公里长的桥，

用条石铺就，有 25 厘米宽的间

隔让水流过。汛期一来或是一

场大雨，河床涨满浑浊的水，桥

也看不清，水流湍急且没过膝

盖。那时，我与另一位同事在竹

坝小学分校任教，每天都必须

到竹坝村去上课。记得那时候，

遇上大水时，我们卷起裤管，

彼此拉着手，一步步东倒西歪

地蹚水而过，有时眼睛看着茫

茫浑浊流动的水，头都发晕，

人自然而然会往水里栽。我们

只好换个方向，找个水浅之

处，一脚深，一脚浅地蹚水过

桥，可谓真真切切地踩着石头

过河啊！这便是农场那时村间

路的情景。

至于通往外界的路也仅有

一条 8 公里至 10 公里的泥土

路。那时候，路上除了少量的卡

车、马车、农场的运输车拖拉

机、归侨带回来的自行车，没有

其他车辆，人们出行靠的是双

腿。农场子弟在同安县城、集美

乃至华大厦大求学的，回家时

也都是用脚去丈量的。每至周

日下午便可看到三五成群的中

学生背着口粮袋和家里备好的

咸菜、萝卜干、豆豉等食品步行

9 公里到学校去念书。一到雨

季，土路让车子碾压得不堪重

负，坑坑洼洼且积水，千疮百

孔，尤其是板垄尾村那道近 45

度的陡坡。车辆必须开足马力

冲上去，骑自行车的人只有推

着车上坡。由于车辆的碾压，路

面尽是泥浆，留下一条条深深

的车辙。此时，行人只能选择绕

进村子里，再从村的另一出口

走出去。生活在城里的人，也许

不曾有此深刻的感受。农场子

弟周而复始，一学期又一学期

地走在这条求学的路上。不知

曾经的你我，可还记得我们走

过的这条路吗？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人们

出行渐渐地骑上了自行车。但

路依然还是那条坑洼的泥土

路。农场开拖拉机的师傅们对

场员们都很有爱心，每次外出

运输方便时都会让员工们搭

乘。有一年夏天，我从同安县城

回来，路上正好遇到开拖拉机

的蔡师傅，车上没有搭乘的人，

他便停下来让我上车。我坐在

驾驶员后面的一排座位上，心

里暖暖的。拖拉机一路奔驰颠

簸，我由于身体比较瘦小，左颠

右蹦，沿路不停地颠簸，人似乎

都要蹦出去，草帽也戴不住，双

脚顶住车板，还是坐不稳。好不

容易到了农场。我下车道了谢，

一跨步脚有些疼，低头一看好

家伙，脚背脱了一块皮。每每想

起此事我都觉得好笑。真是天

生走路的命，坐车反倒还受伤。

时间飞逝，白驹过隙。上世

纪九十年代，任农场领导的梁场

长，他从小生活在农场，对农场

一往情深。他始终把农场发展、

解决人们出行的事放在心上。他

积极向县市级政府领导反映情

况，多方联系。经过不懈努力，由

市政协形成议案，市交通委等多

个部门协调，确定铺设一条从同

安到农场全长 10 公里的硬质

路。不久，施工紧锣密鼓地进行，

水泥路竣工了，农场从此告别了

二三十年来出行只有一条土路

的艰难时代。公交车开通营运

时，锣鼓喧天，张灯结彩，人们高

兴、激动，奔走相告，像过节一样

喜庆。这是场员们多少年的渴

望，多少年的期待啊！

在党和政府“要致富先修

路”及新农村建设的大政策推

动下，现如今，农场的路旧貌换

新颜。农场有多条通往城区平

坦舒适的柏油马路，通往各村

的路一样都铺设了水泥路，绕

场一周还铺了一条 5.5 公里的

标准自行车道。同安区共青团

与农场及多个部门还在此举行

过马拉松赛呢！通往各村的桥

也是名副其实的桥了，就是刮

风下雨人从桥上过，水在桥下

流，也不用再担心溪水成河而

受阻隔。站在桥上，望着桥下

那奔涌而过的河水，昔日的桥

和那一幕幕难以忘怀的往事，

便会浮现在眼前。真是三十年

河东，三十年河西啊！2019 年

国庆节，原竹坝中学八三届毕

业生在农场别墅区的餐厅聚

会时，一位旅居海外的同学还

谈及想再去看看农场刘厝桥，

想拍几张照片，可惜那时是晚

上，未能如愿。可以想象人们

对家园的路与桥有多么深刻

的情愫，又留下多少难忘的故

事。

道路畅通吸引了外资企业

在农场办厂。农场先后有了体

育器具厂、小五金厂、油漆厂、

树脂工艺品厂，台湾引种的芭

乐园、杨桃园，百利园果蔬基

地，厦门市学生劳动实践教育

基地。随着外来务工人员增加，

第三产业发展起来了，农场与

外界联系逐渐广泛，农场子弟

走出农场，可选择的就业门路

变多了，拓宽了视野，更新了观

念，增加了收入，改善了生活及

居住环境。如今农场的归侨职

工们住上了新建的侨居房，有

条件的还自建了一幢幢的小洋

房。在小区的主干道旁建起了

啤酒屋、南洋书苑、游客集散中

心等。除了有适合闽南口味的

饭店，还有印尼、越南特色的美

食店，特色服装商品店，还有快

递驿站……年轻人开着小车 20

分钟便可抵达城区。厦门同安

城里的年轻人周末约上三五好

友或携家带口到农场品尝美

食，购物，体验乡村娱乐。节假

日旅游团的大巴车满载游客到

农场游玩，各地社团，香港、澳

门的亲友们也组团与农场归侨

联谊，举办庆祝回国五十周年

联欢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大家

载歌载舞，欢聚一堂，热闹非

凡。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

高，旅游业的兴起，农场的归侨

员工们也纷纷参加各种旅游。

大巴车开到农场接送参加出游

的人们到省内外或乘坐游轮观

光游玩。定居美国、加拿大、瑞

典等国家的亲友们也常常回到

农场寻亲访友度假。

农场发展了，人们出行方

便了，路带给场员们满满的获

得感与幸福感。人们每每谈论

回忆起曾经的路，无不感慨万

千，更多肺腑之言是：感谢共产

党的英明伟大，感谢祖国母亲

的恩慈，感谢政府各级领导为

民办实事的辛劳付出，为我们

铺就了一条幸福之路，让我们

筑梦未来，向着更加美好的明

天迈步在这康庄大道上。

嘉棋一语救嘉庚

几多艰险，几经辗转，在校

友帮助下，陈嘉庚终于在玛琅

落下脚跟，住在巴蓝街四号。

玛琅是一座山城，比较偏

僻。校友让陈嘉庚到此避难，

因为这里比较安全。

可谁料到，他刚住下不几

天，日本鬼子便得到消息：陈嘉

庚到玛琅来了。

这消息惊动了日本宪兵部。

大小头目们为此大费了一番心计。

日本人都知道：陈嘉庚是众

望所归的华侨领袖，深得侨众

的爱戴，时时处处都有人冒着杀

头的危险保护他。但是，派兵挨

家挨户搜查，在码头车站拦截不

仅抓不到人，反倒会走漏风声。

在日惹车站，陈嘉庚不就是从他

们眼皮底下混过去的吗？他们不

能再蹈此覆辙。这次，他们换了

个方法：不用明搜，而用暗查。

负责暗查陈嘉庚的是宪兵

部的一个翻译。此人当过店员，

人熟地熟，行事方便。他三更出，

半夜入，出没于旅馆饭店，茶楼

酒肆，大街小巷，捕风捉影，尾随

盯梢。可几天过去了，仍一无所

获。无计可施，他突然想起他的

老店主。这位老店主是老华侨，

在玛琅居住日久，认识的人多，

交往亦广。也许能从他口中得到

一点关于陈嘉庚的蛛丝马迹。

这鬼子翻译官来到老店主

家。开始说话还是天南地北的

山扯海聊。绕了几个弯后，问起

陈嘉庚的行踪。还说上头已有

可靠消息证明陈嘉庚确实到了

玛琅。说来也巧，这老店主名叫

陈嘉棋，和陈嘉庚仅一字之差，

他十分崇敬陈嘉庚，听说要抓

陈嘉庚，他不免大吃一惊，暗骂

面前这汉奸丧心病狂。可他不

露声色，淡淡地说：“陈嘉庚？他

可是百万富翁，他怎么会到这

山巴来呢？”老人顿了一下，又

说：“噢，我明白了！我叫陈嘉

棋，常有人开我的玩笑，叫我陈

嘉庚。怕是有人以讹传讹，假话

当真话听了吧！陈嘉庚，陈嘉

棋，名相如而实不相如也！”老

人说完哈哈大笑起来。

那鬼子翻译正苦于无法交

差，听老人这么一说，也觉得还

敷衍得过去，便到宪兵部如此

这般的汇报一番，交了差。

一场风波过去。陈嘉庚又

渡过了一个险关。

陈嘉庚一生历尽坎坷，多

少次和死神擦肩而过，但都能

化险为夷，安然无恙。为了进

一步说明陈嘉庚“命大福大”，

我们再听听他儿子陈国庆讲

的两个小故事：

1926 年 6 月，正是西南信

风期，一场苏门答腊飓风袭击

新加坡，飞沙走石，拔树掀屋。

我们那时住在Meyer 路的家。

夜半，一棵高 80 英尺的椰子

树被风卷起，落在我家屋顶的

木梁上，砸穿屋顶、天棚，落在

父母亲的床头几英尺的地方，

我父母却平安无事。

一次，我和父亲到三宝哇

路橡胶制造厂巡视。我站在一

个巨大的圆筒形的汽车轮胎

硫化器边，看工人操纵。我父

亲走过来，和我谈话。我们一

谈完话，勤杂员就过来告诉我

有电话。我和父亲都离开车

间。

离开车间不一会，突然一

声震耳欲聋的巨响，震得脚下

的地板和厂房直颤。我返回车

间，车间里一片混乱，一些工

人吓得直往外冲。我走近一

看，也吓坏了：地上直挺挺地

躺着六个人。经过抢救，三人

幸免一死，三人不幸丧命。经

查，事故的原因是工人违反操

作规程，引起硫化器爆炸。

出事的地点正是我和父

亲站着谈话的地方。要是我和

父亲在那里多呆两分钟，也许

只一分钟，我们就都得死在那

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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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坝华侨农场旧时 竹坝新貌：平坦硬实的主干道


